
为持续擦亮“首家中国食品名城”品牌，大力宣传
沙澧大地、许慎故里美食名片，全面提升漯河“美食之
都”的形象和影响力，《水韵沙澧》副刊《“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我的美食故事》专栏征集有关漯河美食
的文章。欢迎来稿。邮箱：siying3366@163.com

稿 约

■华文菲
每个人的童年都会留下

许多美好回忆。在我记忆的
长河里，一碗豆沫宛若一朵
莲荷，带着清香在童年的河
流里绽放……

第一次喝豆沫是跟着父
亲赶年集时。那时，我早就
从大人嘴里听说过集市上卖
那种热气腾腾、散发着浓浓
香味的豆沫，但一直不知道
是什么滋味。过了腊八节，
父亲该赶集买年货了，我就
壮着胆子说：“爸，赶集时带
上我吧？你去买菜时我可以
看着自行车。”父亲同意了。

虽然寒冬腊月的清晨很
冷，但听到父亲起床的声音
我就一骨碌坐了起来，麻利
地穿衣、洗脸——我比父亲
先收拾停当，然后又提上
篮子、打开大门，站在门外
等穿着大棉袄、戴着火车头
帽子和棉手套、围着围巾、
推着自行车出来的父亲。一
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抱我坐到
自行车前的大梁上。一路
上，我就好像坐在他的怀
里，既温暖又安全。

黎明的雾气很大，一路
上父亲骑得很慢，一个小时
左右才走到集口。我从自行
车上下来，边跺着坐麻的双
脚边望着热闹的集市，立刻
兴奋起来。父亲把自行车停
好，叮嘱我别乱跑，等他买
好东西就带我去吃饭。我很
听话，站在自行车旁耐心地
等着。吞着口水、搓着冻僵
的小手，肚子已开始“咕
咕”叫的我终于等来了父
亲。他把篮子挂在车把上
说：“走，咱们吃饭去。”

豆沫摊摆在集市边的一
大片空地上，我还没走到跟
前，香味已飘进鼻孔。放眼
望去，人们或蹲或站，手里
端着冒着热气的碗，升腾的
热气像一朵朵蘑菇云。饭场
的说笑声、喝汤的呼噜声、
人们的打招呼声、卖饭的吆
喝声掺杂在一起，甚是热
闹。我和父亲也加入其中。
接过老板递过来的豆沫后，

父亲又买来了牛肉。在物资
匮乏的年代，一碗可口的豆
沫配上香喷喷的熟牛肉，对
我来说简直太奢侈了。我实
在不舍得大口喝这碗向往许
久的美食，细细嚼、慢慢
咽，满足感爆棚。喝完豆
沫，我浑身热乎乎的。那是
幸福的香气吧！

爷爷患上胃病后，一直
住在北舞渡镇的姑姑家休
养。姑姑经常给爷爷做豆沫
喝，爷爷的身体竟慢慢好了
起来。有一次，一位长辈和
我聊起豆沫的来历。她说，
北舞渡曾是有名的渡口，很
是繁荣。有一年，一名来自
河北的年轻男子流落至此，
被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收
留。有一年冬天，来北舞渡
逃荒要饭的外乡人很多，男
子触景生情，和养父母商量
后在街上架起一口大锅，每
天早晨都用小米面、炒黄
豆、青菜、盐烧一锅咸粥，
分给这些受冻挨饿之人。那
一年他们的咸粥救济了很多
人。后来，为了谋生，男子
每天走街串巷叫卖这种叫豆
沫的饭食。从此，豆沫就在
北舞渡落地生根。早期豆沫
里的食材较少，就是小米
面、炒黄豆、青菜。后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人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又添加
了油炸豆腐条、粉条、芝
麻、花生碎等，营养价值也
越来越高。

长大离开老家后，我喝
过各种各样的汤羹，感觉都
没有故乡的豆沫好喝。有
时，想喝豆沫又买不到时，
我也学着做过多次。虽然是精
挑细选的优质食材，也认真地
把小米面用文火炒香、把豆
腐用调和油炸成外焦里嫩的
金黄豆腐干，但无论怎样用
心，也做不出小时候的味道。

前段时间回老家和家人
去北舞渡闲逛，看到路边卖
豆沫的摊子时，我忍不住买
了一碗来喝。喝着喝着，竟
喝出了童年的味道，我的泪
夺眶而出。

豆沫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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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得安
除夕夜总是要守岁的。人们

用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迎来送
往，希冀来年的生活更美好、更
幸福。每当看到一家人围桌而
坐，边看春晚边聊天的画面，我
就不由得想起那些除夕夜与母亲
一起守岁的情景。

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的一切
都由母亲打理，过年更不例外。
除夕夜，母亲忙完家务，便又在
堂屋支起案板准备包第二天早上
要吃的饺子。在我们这里，除夕
夜不是做一大桌子的年夜饭，而

是只吃饺子，正月初一的早饭也
只吃一顿饺子。我们姐弟五个围
着案板坐，母亲擀面皮，我们动
手包。不一会儿，一个个形态各
异的饺子放满了托盘。我包的饺
子最另类，属于站不直、躺不稳
的那种，惹得哥哥姐姐乱笑。母
亲会拿出一枚硬币包在饺子里，
说如果谁在正月初一早上吃到这
枚硬币，谁就格外有福气。为
此，那时我总在夜里做吃到了硬
币饺子的美梦。其实，有梦想的
又何止是我？母亲也一样。她希
望往后的日子越来越好，更希望

儿女长大以后有出息。
包完饺子后，我们开始守

岁。在我们这里，守岁也被称为
“熬年疙瘩”。除夕夜是母亲一年
中难得清闲的一夜。不停旋转的
纺花车停下了，装棉絮的筐子也
被束之高阁。父亲在屋子正中腾
出的空地上燃起柴火，供我们取
暖、围炉夜话。火光映红了每个
人的脸庞，映红了门外的皑皑白
雪，低矮的房间里温暖如春。为
了营造氛围，母亲还会在火堆旁
放上一把豆子或玉米，时不时

“砰”的一声响，然后一粒爆米

花就能吃了。我们一阵乱抢后总
是哈哈大笑。父亲被我们挤得没
了地方，总坐在一旁无声地吸着
旱烟。母亲则娓娓讲述那个不知
重复了多少遍的故事——不识
字、不会讲大道理的她总用那个
故事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在很多
个还用煤油灯照明的除夕夜，母
亲徐徐地讲着，我们静静地听
着，那一刻是多么幸福、温馨。
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我就睡了，
一觉醒来已是新年。外屋的灯还
亮着，不知母亲是起得早还是一
夜未睡。我扭头一看，一套崭新

的棉衣棉裤整齐地放在床头。
母亲的一生，苦难多于欢

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身
体欠佳，但每逢除夕夜她仍坚持
和我们守岁，一起迎接新年的到
来。她说：“能活到不愁吃、不
愁喝的新社会，我应该知足了。
但我是真的不想离去，还想多和
你们守几次岁呀！”

守岁守的是什么？我想，应
该是对亲情的留恋吧！新年到
了，我也要步入古稀之年了。我
也和母亲一样，想守住流逝的岁
月，守住那些共同守岁的时光。

与母亲守岁的时光

■周福玲
小时候正月初一的早晨，

天还是黑的。村子里不知谁家
院子里忽然响起欢快的鞭炮
声，村庄被叫醒了。天色越来
越亮，瑰丽的朝霞铺满了东方
的天空，整个村庄就沉浸在热
闹欢腾的新年氛围中了。

正月初一的早晨，哪怕是
最爱睡懒觉的男孩子也会在听
见第一声炮响时醒来。他不再
留恋暖和的被窝，而是一骨碌
钻出来麻利地穿上头天晚上就
准备好的新棉袄、新棉裤，常
常顾不得洗脸就跑到院子里捡
拾地上掉落的哑炮或带捻的小
炮。鞭炮在燃放的过程中经常
会有一些没有放响的哑炮或没
燃放的带捻子的小炮掉落。这
是男孩子最喜欢的。捡完了自
家院子里的炮，就和小伙伴一
起去别人家的院子里搜寻。男
孩子爱比谁搜寻到的炮多。他
们总把哑炮从中间掰开一个
口，用火柴点燃里面的火药，
好玩着呢。若是谁的衣服口袋
里装了几个“二踢脚”，那他就
更得意了。

女孩子也在鞭炮声中醒来
了，在新年终于到了的喜悦中
匆忙穿上新棉袄、新棉裤、新
棉靴，再围上新围巾去找小伙
伴玩。女孩子的新棉袄一般是
漂亮的花棉袄，有一种非常好
闻的新衣服特有的味道。

正月初一的早上，我常常
很兴奋，早早起来穿上新衣，
洗了脸就去找隔壁的小彩，再
一起去找小敏。女孩子到一起
无非是比谁的新衣服更好看。
虽然嘴里不说，却彼此心里非
常明白。有一年春节，母亲给
我买了一条又宽又长且很厚实
暖和的红黑格子围巾，但我不
喜欢，觉得有点儿老气。我的
梦想是有一条小彩脖子里的那
种鲜艳的红纱巾，真洋气呀！
但母亲说，那样的纱巾太薄，
还没蝴蝶的翅膀厚，不暖和。
这个小小的遗憾在我心里存放
了很多年。

早饭后，大人孩子站了满

满一街。辛勤劳作了一年的大
人这时不需要去地里干活了，
这是一年中最可以理直气壮地
站在街上把两手揣在袖子里唠
家常的一天。孩子们也不需要
写作业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尽
情玩耍。拜了年，小孩子每个
人手里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零花
钱。村里的小卖部照常营业，
这一天卖出最多的是玩具和零
食。印象最深的是小卖部里卖
的甘蔗。一种是本地甘蔗，价
格比较便宜；一种是外地甘
蔗，价格自然比较贵。一个小
孩子的零花钱常常买不起一整
根甘蔗，所以会几个人合伙出
钱买上一根甘蔗分着吃。

正月初一这天不兴干活
儿，但闲不住的大姑娘小媳妇
仍是一边说话一边纳绣花衬
底。纳了一会儿衬底，脚冷
了，就有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
一个好看的鸡毛毽子来踢。村
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是踢毽子
的行家。只见毽子上下翻飞，
飞到空中，又从空中落下来，
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地
稳稳落在脚上。旁边围观的人
便大声叫好。在大姑娘小媳妇
比赛踢毽子的时候，常会有一
两个半大小子混进来捣乱。村
里那些刚结婚没两年、被称为
嫂子的小媳妇常被半大小子捉
弄，闹个大红脸。时间长了，
脸皮变厚了，她们也敢和半大
小子们周旋了。

忽然有一天，村里开小卖
部的土堆叔买回了一台黑白电
视机，正月初一这天大家就都
去他家看电视，街上的人就少
了很多。后来，村里买电视机
的人越来越多，正月初一在街
上说话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是
啊！天气寒冷，不如在家里边
烤火边看电视，那才叫舒服。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人们
过年的方式越来越多，我也在
一个又一个年中成长。如今，
过春节外出旅行成了时尚。不
喜欢外出的我总是从亲戚朋友
的朋友圈里足不出户游览大好
河山，也挺美。

正月初一那一天

■周桂梅
时光轻轻拂过指尖，留下

的只有岁月的印记。转眼间，
我已经是姥姥辈的人了。

我们这里有出门的闺女每
年正月初二回娘家走亲戚的民
间习俗。这一天是女婿拜年的

“法定日”。出嫁的女儿要回娘
家且与丈夫同行，所以这一天
又称为“迎婿日”“姑爷节”。
由于平日工作繁忙，正月初二
这天刚好为整日在外奔波的人
提供一个绝佳的团圆机会，叙
叙旧、话话家常，让亲情可以
更加浓烈，也让爱能够有地方
安放。

记得有人说过：“有一种幸
福叫回娘家。”回娘家的路，风
是暖的，云是轻的。回娘家的
每一次归途都是一种享受。回
想起父母健在时的正月初二，
我匆匆的脚步总是在回娘家的
路上。那天，如果我们姐妹几
个有谁没回娘家，母亲总是会

唠叨上一阵子。当
时，我总是嫌母
亲事多，不理解

年轻人。父母驾鹤西去后，每
年正月初二这天我就会悲从中
来——我再也没有娘家可回了。

好在，我有两个女儿。
过去，因为没有儿子，我

没少生闷气。如今，时代变
了，社会风气好了，女儿们也
懂事了，今天给我寄钱、明天
给我买衣服，让我开心极了。
每年正月初二，不管在外多
忙，女儿们总会拖家带口来看
我，让我尽享天伦之乐。我们
聚在一起叙旧、话家常，既增
进了感情，也温柔了岁月。

最近这几年，每逢正月初
二就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也是
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这一天
我不仅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还
感受到了浓浓的姑嫂情。自从
婆婆偏瘫以后，身体一天不如
一天，加上公公年岁已高，已
经没有能力为他的女儿们做一
顿团圆饭了。于是，正月初二
就由我来招待婆婆的女儿们。

正月初二这天，二十几口
人聚在一起，既热闹又开心。
一场亲情的狂欢宴让我更有劲
头奔向幸福的生活……

回娘家

■吴继红
过年走亲访友是大事。
过去，走亲戚最常见的是

一家人兵分两路——一路在家
守着“根据地”打开大门迎
客，另一路去别人家走亲戚。
无论在家的人还是出门的人，
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一个个
喜气洋洋、精神百倍。

走亲戚的礼物从前是馃
子，一种是空心的，里面裹了
一肚子的糖浆，咬一口糖汁顺
着嘴角淌；一种是实心的，外
面裹了一层芝麻，细细的小拇
指大小。将馃子用四四方方的
纸匣子装了，外面裹一层油纸
再包上花花绿绿的包装纸，看
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后来，随
着时代的变迁，礼品则变成了
礼肉条、火腿肠、牛奶等。

走亲戚最有意思的就是新
姑爷上门。正月初二这天谁家
新姑爷要上门的消息早被小麻
雀和花喜鹊嚷嚷得半个村子都
知道了。等到这一天，辈分低
的半大小子和一门的嫂子、大
娘一大早就候在家门口了，心
急的人甚至提早“埋伏”在了
村口。等新姑爷一进村，等待
的人就开始“打秋风”：讨喜
糖、讨喜烟、讨压岁钱……有
些新女婿头脑活络、嘴巴又
甜，提前就准备好了零钱、喜

糖和纸烟，进了村见人就散
烟、发糖，自然少挨些收拾；
有些木讷的新女婿自然会被嫂
子、大娘、半大孩子拉扯着好
一顿收拾。

走亲戚的交通工具五花八
门。那时，无论远近，人们出
门基本靠步行。记得父亲说
过，他十四五岁时曾凌晨起身
去市区姑姑家走亲戚，吃了中
午饭就得赶紧往回赶。我小的
时候家中已经有了自行车，走
亲戚时后座绑礼品，前面横梁
上坐孩子。有一次，母亲骑自
行车带我去姥姥家走亲戚。因
为母亲骑车技术不行加上路不
好，我们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
沟里，胳膊都骨折了。此后走
亲戚我们便总是步行。后来有
了摩托车，走亲戚的人风驰电
掣一般呼啸着在村子里穿梭。
汽车普及后，人们走亲访友就
更方便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去二姑
家。那是我第一次进城，就像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什么
都觉得稀奇。姑姑带我去市区
影剧院看电影时，我吃了从未
吃过的大白兔奶糖以及许多叫
不出名字的好吃的。当看到姑
姑家的落地风扇时，我很好奇
地摸来摸去。虽然听姑姑说那
是夏天用的电风扇，但我仍然

一脑子问号，不明白眼前这个
大家伙和奶奶手里的大蒲扇有
什么不一样。

走亲戚从正月初二拉开序
幕。正月十五在我们那里是不兴
走亲戚的，没来得及走的亲戚会
被放到正月十六以后再走——
这里的亲戚指的是老亲戚。新
亲戚就比较讲究了——正月十
四出了门的闺女被娘家人请回
称之为“躲灯”，过了正月十六
还得新姑爷上门来接，这是第
二轮走亲戚。就这样，你来我
往一直要持续到正月二十，有
的甚至还会持续到出正月。这
可苦了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
早就对馃子和各种有限的吃食
垂涎欲滴了，奈何却被大人告
知要留着走亲戚用。终于等到
走亲戚结束可以大快朵颐了，
却发现那一丁点儿的肉已变味
儿、馃子的盒子早已磨损得皱
皱巴巴，有些甚至都已经馊
了，但仍然被我们风卷残云般
一扫而空。

今年过年，我从超市买了
一盒老式馃子，儿子尝了一口
就不再吃了，我也觉得没有了从
前的香甜。以前农村有句老话叫

“过了十五六，没有豆腐没有
肉”。现在，无论家里有没有亲
戚来都有肉吃，春节想喝一碗
清汤素面条倒是有些稀罕了。

走亲戚

■韩月琴
作家冯骥才说：“春节是怀

旧的日子。”这话真是一点儿不
假。二十多年来，每到过年，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
家里过年煮肉的情景。

“二十六，去买肉。”在农
村，临近年关总会有人家杀了
猪羊或是宰了鸡鸭摆在村街里
卖。村子不大，哪道街里谁家
杀猪宰鸡了，肉质如何、售卖
地点、价格高低等相关消息就
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飞遍全
村。获悉肉架子摆好的消息，
父亲就会跟母亲商量：剁饺子
馅儿需要几斤、煮的大肉块儿
需要几斤、带骨头的需要几斤
以及要挑选哪个部位。然后母
亲就会从里屋拿出钱来递到父
亲手里，临出门还不忘再叮嘱
一句：“要那好哩！”肉割回来
后放在我家那张黄色的小方桌
上，父亲母亲就开始张罗着劈
柴生火、收拾锅台了。

往大锅里添上半锅水，把

切成块儿的肉和大骨头一起放
进锅里，再放进花椒、八角、
肉桂、老姜等，盖好锅盖。等肉
和骨头在锅里沸腾得不可开交
时，把灶膛里的柴火退出一两
根，火势就变小了。往往骨头还
没煮熟，那诱人的香味就飘了出
来。不一会儿，馋人的香味就会
炫耀似的在四邻之间招摇。我们
兄妹俩总是眼巴巴地围在锅台
前，贪婪地闻着这一年才有一次
的香味，一遍接一遍地问：“啥
时候煮好啊？”母亲总是很有把
握地说：“这根木柴烧完就中
了。”于是，我就很听话地看着
灶膛里熊熊燃烧的那根木柴，挥
舞着手里的烧火棍，一会儿翻
翻，一会儿挑挑，唯恐它烧得慢
了。等到差不多快熟时，母亲就
会拿筷子在肉上扎几下，看看是
不是又软又烂，然后挑出几块儿
放在碗里，招呼我俩说：“来，
尝尝熟不熟。”我俩立刻就像领
了圣旨一般迫不及待地凑上前
去，用顾不上洗的手争抢着把肉

往嘴里塞。肉还没嚼烂，我们就
一本正经地汇报：“熟了。”等灶
膛里的火渐渐熄灭了，母亲就会
端出准备好的大盆，父亲把骨头
和肉一起捞出分别放在盆子
里，然后大手一挥豪气地说：

“吃去吧！”这时我俩才匆匆洗
了手，每人盛上大半碗肉骨
头，以手当筷，开始了我们一
年一次的美食盛宴。直到吃得
满嘴油花、两手油亮，才心满
意足地各做各的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老
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以前过年才能吃到的鸡鸭鱼肉
现在天天都能上餐桌，但我总
觉得自己炖的肉骨头没有父亲
母亲做出来的好吃。我想，这
无关厨艺，而是浓浓的亲情为
香气四溢的肉增添了鲜美。几
十年来，每到过年时
仍能吃到父亲母亲煮
的肉，这是多
么 幸 福 的 事
啊！

幸福年

■只 树
又是新的一年，想写封

信给自己。
去年3月岗位调整，你

从乡镇调入街道。虽然还是
相同的工作，但任务量增加
了两三倍。你把自己绷得像
一张满弦的弓，不敢有片刻
松懈。能量是守恒的，工作
耗费了太多精力，生活便无
暇顾及，丢三忘四的事儿隔
几天就出现一回，比如出门
忘带手机、忘带钥匙、忘带
水杯……亲爱的，稍微放缓
一下节奏，慢下来可以吗？
现在都有“休闲学”的专业
了，你却无任何闲暇，总让
自己那么累，成了无时无刻
都表情严肃、肢体紧绷的一
个人。环境中的压力会慢慢
渗入身体，所以，别追求完
美，允许自己偶有状态不好
的时候，给自己调整、放空
的时间，好吗？

去 年 10 月 ， 家 人 生
病，你在郑州、银川两地医
院辗转中度过。排队交费、
询问病情、探讨治疗方案、
日夜陪护……这些事如今说
来云淡风轻，经历时则惊心
动魄。亲爱的，人总是在遭
遇世事无常后才开始勇
敢，才真正明白一切外物
皆为辅助，只有自己内心
的坚强才能承载明天。你
应该思考人生像什么，大
胆去做些内心喜欢的事情
吧，去做有益他人、有益
社会的事情，去赋予时间
和生命更好的意义。

2023 年，你是健身房
的常客。小城的业余生活还
算丰富，但可供内心沉淀或
成长的文化场所比起大城市
来还是匮乏许多。加上工作
繁忙，你所有的节假日基本
都在加班。这像在一个闭环
内生活，固定工作、固定生
活，连行走的路线和见到的
人都是固定的，每天复制粘
贴，无限循环。你由此积累
了太多压抑的东西。不过，
幸好你坚持了运动，这是很
好的减压清零方式。

新的一年，我希望你继
续阅读。因为阅读是精神生
活的呈现和寄托，也是一个
反复思考、重塑理想和情怀
的过程。当然，前提是必须
要在阅读中学会等待，并付
出足够多的努力。

新的一年，希望你多出
去走走。出去的时候尽量少
带行李、少些流程式打卡，
沉下来去发现天地间的广
阔，去接触形形色色的生
命，去看不同的生活状态，
多进行一些书外的思考。

新的一年，希望你做一
个温暖的存在主义者，承认
现在自己还不够好，承认所
处的环境，正视眼前的一
切，坦然接纳生命中的好与
坏，更加深爱自己。

亲爱的，我要抱抱你。
不管处于什么年龄段，我们
始终都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
品。做好当下，给时间多些
信任，仍会有未知的精彩在
前面等待……

新年感怀


